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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始终坚信：自己总有一天
会展翅高飞，冲上云霄自由翱翔。
为了迎接那一天的到来，它总在努
力，再努力！

小白是女儿养的一只白鸽，因
为它全身羽毛白得像雪，纯得没有
一根杂毛，女儿便给它起名小白。
小白的出现纯属偶然，今年中秋节
的前一天，恰逢矿区圩日，街上人
潮涌动热闹极了。我和女儿在街
边转角处遇上了小白，当时，它和
另外的五个小伙伴一起挤在小小
的竹笼里，雪白的羽翼凌乱不堪，
一双翅膀已被折断，低声无助的哀
鸣着，可怜巴巴地任人宰割，旁边
老妇人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响亮而
刺耳！“妈妈，小白鸽的翅膀断了，
好可怜呀！我想带它回家可以吗？
要不然它会被别人吃掉的。”女儿
一边摇着我的手，一边轻轻地说。
“如果把小白鸽带回家，谁给它东
西吃呀？谁来照顾它呀？”我问女
儿。“我来喂它吃东西，我来照顾
它，我现在是大姐姐了，我可以
的。”听了女儿的这番话，我为她
如此有爱心而感到高兴。于是我
挑选了一只最大的买下来送给女
儿，女儿如获至宝般接过白鸽，天
真烂漫的笑容如花般绽放在脸上。

就这样，小白不仅成了我们家
里的一员，还是女儿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有了小白陪伴的日
子，女儿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天天
晚上在县城那头打电话向我汇报
小白的情况：“妈妈，今天小白不
吃玉米，它不够乖。”“妈妈，小白
翅膀上的羽毛开始变长了。”“妈
妈，小白每天都在练飞呢……”也

许是因为小白的存在，我发现女儿
比以前更懂事了，责任心也更强
了，她和小白一起正在茁壮成长。
每到周末回县城，我一进家门首先
要看看小白是否安好。小白似乎很
近人情，只要看到我就会兴奋地叫
个不停，还会拍打翅膀迎接我。我
曾经多次目睹小白练飞的画面：由
于翅膀折断了，平衡感差，小白飞
得很低，能飞到 1米高就已经是极
限了，有时会东撞西撞，有时还会
摔下来，但是它很快就爬起来，扑
扑翅膀又继续飞。直到飞不动了，
小白才会停下来慢慢梳理身上的
羽毛，小心翼翼地呵护自己那双断
翅，养精蓄锐以便再一次展翅高
飞。最严重的一次，我看到它连续
好几次撞到墙上，最后重重地摔倒
在地上，摔得身上羽毛满是斑斑血
迹。我原想过去把它扶起来，坚强
的小白拒绝了我的好意，自己挣扎
许久很吃力地爬了起来。我知道，
小白就像一个折翼的天使，不小心
遗落在凡间，纵使遭遇断翅之痛，
曾令它痛彻心扉；纵使转换生活环
境，曾令它惶恐不安；纵使面临种
种挫折，曾令它伤痕累累。然而小
白却从来不向命运低头，从来不肯
放弃自己飞翔的梦想。只要心中有
梦，就不会轻言放弃，只要坚守信
仰，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小白
飞上云霄指日可待！

看着还在扑翅练飞的小白，我
陷入了沉思：当各种不幸接踵而来
的时候，一只小白鸽尚能如此从容
淡定、顽强不息，那么，充满智慧的
人类又该如何呢？

为 梦 想 而 飞
□梁明艳

有人说，在矿山居住久了，自然会产
生一种落寞的情绪。特别是近几年，有不
少员工在县城买房了，小孩读书在县城，
生活居住在县城的人多了，落寞的情绪更
浓。而我却不以为然，我特别留恋矿山的
一草一木，留恋矿山人自己做的小吃，留
恋矿山人日常生活中那种随便和简单快
乐的生活方式。

起初，我还以为因为自己是土生土长
的矿山子女才会这样恋矿山，但经过好几
次远行之后，我喜欢矿山的情感竟不知不
觉地在加深。矿山虽然没有太多可炫耀的
地方，然而在生活区的每个集中点，每一
幢楼的楼巷，休闲娱乐场所处处充满着朴
实、温馨、快乐。

品油茶对矿山人来说情有独钟，它也
是矿山人快乐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在矿
山无论是哪一天，只要有时间，喜欢喝油
茶的朋友们就会聚在一起，自己动手打油
茶，做特色小吃 --艾叶糍粑、芋头糕、煎
粽子、炒木薯等，品油茶时朋友们可尽情
地谈亲情、家事、国事、天下事，一股亲昵
的情调如品油茶般越品越浓，那份惬意和
松弛的感觉悠然而至。除了品油茶这种老
少皆宜的生活方式，在矿山品尝小吃也是
让人心醉的美事。如桥头店的炒田螺、油
炸鸡翅；单身楼的石磨米粉；阿兰店的肠
粉、竹笋酿、水豆腐酿、酸菜鱼；二十店的
白斩鸡、火锅狗肉、羊肉和糖醋排骨……
就能让你吃了回味无穷，尽情地享受这大
山里的另番风趣。

矿山人自有自己快乐的理由，而老天

爷也似乎对矿山人特别的重爱。从九十年
代的经济不景气到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再到目前国际金属市场的疲软，矿山人总
是抱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展望，相信将来能
比现在好。生活的考验使得矿山人在为工
作奔忙的同时，又找到了一份生活的乐
趣。每当夜幕降临，人们便三个一群、五个
一伙悠闲地在公路上散步，感叹人生几
何；爱好运动的人们分别赶往自己喜欢的
运动场所跳舞、下棋，打篮球、羽毛球、气
排球，尽情地释放一天工作所带来的压
力。独具的生活氛围和浓厚的企业文化，
让矿山人找到了归属感。在这大山里，无
论是长期居住在这里的、或是来搞基建
的、打工的、探亲访友的，只要你能摒弃陌
生，谁又会当你是异客？

矿山人临山而居，而充满生机的每一
座山，都是矿山人引以为豪的一大美景。
因为地理位置和岭南气候的独特，这里的
山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无论你走到哪，
到处都充满着生机。特别是矿山的早晨，
当昨夜的一场雨过后，晨运的人，赶着上
下班的人，穿梭在朝霞的景色中，荡漾在
清新的空气里，品味着大山散发出的那些
既古朴清新又具有原始气息的味道，犹如
在平淡的生活中渗入了一丝丝怡情的亲
切感，与县城那种紧张喧嚣、浮躁形成鲜
明的对比。

佛子，这座充满生机灵气和温馨的矿
山，有着一种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也许
就是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吧，处处散发着
快乐、轻松、温馨，令我感到惬意极了。

生活在矿山不落寞
□徐秋红

今天下班回来，经过家门口的过道
里，看见了一个与儿子年龄相仿的小孩在
玩耍，小孩子的天真、可爱、有趣的模样，
让我忍不住上前逗了一下，也让我也不由
自主地想起了我家的小孩。

我家的小孩如今两岁了，小家伙很聪
明也很调皮，是个让我欢喜又让我忧的小
不点。平时下班回来，有空的时候我教了
他一些儿歌，发觉教了他两三次后，他就
能断断续续背出来。看过的图片，听你讲
解两三遍后，下次考他，他也能答得差不
多。模仿能力也很强，你说话或者你做某
些动作时，他会在旁默默观察你，然后学
你的样子模仿出来，滑稽的样子常常让你
捧腹大笑。但是当他调皮的时候却让你觉
得束手无策，每天在家爬高爬低，一会儿
开电脑，一会儿开冰箱，一会儿拉抽屉，把
家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连个落脚的地
方都没有。在你做事的时候他还特喜欢来
参与，有时还会搞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小
“破坏”出来。

现在儿子去了外婆家，家里的东西摆
放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地板也扫得干
干净净的，但是，不知怎的，我的心里却高
兴不起来。以前儿子在家时，每天晚上要
起来给他把三四次的尿，从没睡过一个安
稳觉。现在晚上不用起来了，反而辗转反
侧睡不着。老公说：“你呀，是想孩子啦！”

是呀！孩子是妈妈的心头肉，不管他
变得怎样，他在妈妈的心里永远都是个
宝；不管他走多远，飞多高，他永远是妈妈

心中最大的牵挂。深挚的母爱，无时无刻
不在沐浴着儿女们，即使儿女不在身边，
它也能通过思念传达到远方。如今我当了
妈妈，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更深刻的体会
到了妈妈对儿女的牵挂，那份对远行的孩
子的那种日思夜想，是多么的牵肠挂肚。

记得我以前去广东打工的时候，每次
打电话回家，爸爸都说妈妈经常做梦梦见
我，老担心我在外是否过得好。当我告诉
妈妈我的归期时，妈妈每天就掰着手指等
着我的归来，回来的那天早早买好菜，做
好饭，在矿区的桥头上，等着回矿的班车。
一看见我时，还没下车就赶紧过来帮我提
东西，期间还不断的打量着我，那目光充
满了慈爱。小住一阵子后，我又要下广东
了，每次妈妈都早早起来做好早餐，然后
就赶往停放在桥头的班车上，帮我占好一
个位子。那时矿里的交通还不怎么方便，
通往梧州的车一天只有一趟，而且每天早
上六点半就准时发车。当车子徐徐开动
后，透过车窗，我还能远远看到妈妈站在
那里不断向我挥手，一直不舍得回去，母
爱那关切、不舍的目光也一直追随着我的
远行。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在科技

发达的今天，电话、视频虽然能解亲情的
相思之苦，但是，怎么样都不如真正能团
聚在一起来得珍贵。还是找点时间，找点
空闲，领着家人，常回家看看，让妈妈对儿
女牵挂的心能得到慰藉。

牵 挂
□ 封梅清

时光周而复始，转眼又进入
了秋凉季节，早晚有了丝丝的凉
意。路边的树叶慢慢开始变黄，然
后再一片片的随风落下。

一个季节过去了，下一个季
节还会接踵而至。走过那么多的
季节，其实也只是春夏秋冬的轮
回。走过的日子，看过的风景，有
的还在脑海盘旋，有的早已忘却。
路过的景致，美丽的留在心底，让
自己在日后慢慢回放，让自己沉
浸在其中。秋天。也是一个收获的
季节，种下期待收获希望。秋天的
田野一片金黄，收获的季节洋溢
着满足的笑容。无论你种下什么，
付出辛劳，收获的希望满捧在手

心，心中的充实感一浪一浪的。
这里没有大都市的喧嚣，只

有青绿的山野，潺潺的流水，偶尔
传来几声鸟鸣。不远处走着两个
荷锄的农人，两三条小狗忠实的
尾随左右，不时的搭着主人的话。
缀满果实的树上，一阵阵香味飘
向四周。我享受着这静谧的时刻，
这样的情景，都市，时装，首饰统
统远去，这样的意境，无与伦比。
我喜欢秋天，相比春天的泥泞夏
天的嚣张冬天的萧杀，秋天，永远
是这样静谧，宠辱不惊。

随手打开音乐，和着这秋风，
静静沉醉在这里。

秋 叹
□ 许 丽

我不是一个很爱喝茶的人，但却永
远也忘不了家乡的茶馆，每当我和家
人说起家乡，总要提到小镇的茶馆。
我小的时候，茶馆坐落在小镇的上

场口，几间简陋的木屋，连块招牌也没
有，但人人都知道那里是茶馆，每天人
来人往，甚是热闹。茶馆里光线有些
暗，门前一溜儿蜂窝煤炉，几把冒着热
气的长嘴茶壶，十来张木方桌，粗制的
茶碗。喝茶的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男
茶客，腰上别着根旱烟袋儿。
一大早，茶馆就人头涌涌了，茶客进

门招呼一声“来碗茶！”“来啰！”，随
着那长声吆喝，茶客刚坐下，堂倌（服
务员）已到桌前，高举长嘴壶点三点，
茶水刚刚满，一滴也不会撒，手指把茶
盖一挑盖上了，动作之麻利令人咋舌，
随即堂倌又到别桌忙活了。等泡茶这
会儿，茶客先装一锅烟，“叭叭”声地
抽上几口。待茶泡好，端起茶碗，半掀
茶盖，用嘴凑近，一边吹一边用茶盖拨
开上面的茶叶，抿一口茶，盖上。接下
来，茶客就和其他茶客摆起龙门阵
（闲谈）了，五分一杯茶钱，免费加水，
任你坐到太阳落山，甚是安逸。
我的外公每天必去坐茶馆，镇上离

家五里路程，他不坐公共汽车，说坐那
蒸汽车胸口闷得慌。早上，外公带上那
根陪伴他多年的烟袋杆儿，双手背在
后面慢慢走出门去，傍晚才回到家来，
很是悠然自得。
我缠着外公也带我去耍，外公板着

脸说小娃儿不准去茶馆，我委屈地问

为啥不准去，外公没说原因，却给我讲
了一个故事：有一年天大旱，连井水都
干了，只有挨沱江河边有一条水源，为
了抢水，九个生产队的群众打闹得不
可开交，大队队长派民兵都镇不住。无
奈之际，大队队长请来镇上德高望重
的九太爷公断，领着各生产队长到镇
上茶馆评理去。按照规矩，到茶馆的人
得有讲究，不管你是谁，有理没理，进
了茶馆都得以礼相待。大家心平气和
坐下来，各自讲述事由，摆出理由。有
九太爷秉公断理，大队长从中调解，一
天茶喝下来，摆开了龙门阵，也摆平了
各队的矛盾纷争，从此相安无事。听了
这个故事后，我对茶馆多了几分好奇
也多了几分敬重，再也不提去茶馆耍
了。
渐渐地，茶馆转向大众化了。喝茶的

人群里出现了年轻人，还有西装革履
的。当中有手艺人，生意人，甚至媒婆。
茶馆是这些人指定的落脚地，每逢赶
场必到。但他们可不是无所事事来坐
茶馆摆龙门阵的，而是等着生意上门。
茶馆里时常说评书，围观的人群把茶
馆挤得水泄不通，我上学路过，听到茶
馆里爆发出阵阵笑声和叫好声，禁不

住也会凑在茶馆门边瞧热闹。只见说
书人站在茶馆最里面，面朝大门口，手
执惊堂木，一边说一边敲，随着情节变
化，时而快时而慢，时而缓时而急。说
书人精彩的评书，让我听得着了迷。还
记得听到《杨门虎将》的杨七郎被万
箭穿心惨死时，我伤心不已。还有《岳

飞传》《水浒传》也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感受。
那年回家看见菜市场和下场口又陆

续开了几家茶馆，茶桌上增加了花生、
瓜子、豆腐干等零嘴小吃。除了说评
书，还有唱川剧、变魔术等节目，茶馆
依然座无虚席。
其实，茶馆不仅仅是一个喝茶、摆

“龙门阵”、娱乐的地方，它更是我家
乡特有的文化。离开家乡来矿山很多
年了，我时常做一个同样的梦，梦境里
总是那一溜儿古老的木屋茶馆。于是，
我一次次梦回故乡。

小 镇 茶 馆
□ 贺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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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袁有许许多多的野第一次冶遥
每经历一个 野第一次冶袁 我们都会有所收
获袁或学到知识与技巧袁或得到经验与教
训袁或领悟生活真谛与享受遥 随着时光的
流逝袁那些一个个野第一次冶慢慢地淡出我
们的记忆袁却也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一个
个或深或浅的成长印迹遥

今年 4月袁我由河三选厂调到古益矿
工作遥 在接受了下井安全教育后袁4月 15
日袁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下井遥

走下又深又宽的斜井
8:10分袁一声长长的铃响袁我乘坐的人

车启动袁向大山深处出发了遥 伴随着机车
轮子触碰铁轨交点的野当啷尧当啷冶声袁一
根根铁轨被我们抛在了身后袁阳光尧蓝天尧
白云也一并消失在了身后袁剩下的是在主
巷道上那一盏盏照明灯射出的淡淡光影遥
随着机车的前进袁 我渐渐地感觉到了凉
意遥

在巷道里袁我紧跟今天的领班要要要邓
股长袁 今天我们要从 5线斜井步行至 20
中段遥 从斜井楼梯往下看袁斜井既深又宽袁
下面的灯光显得有点暗袁只看到一级级石
阶慢慢往下延伸遥 我们一级级往下走袁好
不容易终于到了 20中段遥 大家打着手电
筒袁迈开大步袁走向各个工作点遥

攀爬一把把木梯上天井
穿过两个放矿口袁我们来到了一把木

梯前遥 野呜冶袁邓股长向上大吼一声遥 不久袁
上面传来了野呜冶的回声遥 我好奇地问院这
野呜冶声是用来干嘛呢钥 邓股长说院野这是我
们井下打招呼的方式遥 冶他说袁关键是起到
安全提醒的作用遥 第一袁确认上面有人在
作业遥 第二袁让在上面作业的人远离天井袁
避免从上面滑落石头袁伤害我们遥

说完后袁 邓股长整理了一下安全帽开
始攀爬起来遥第一把楼梯上到一半袁邓股长
停住了袁转脸严肃地对我说院野小黄袁你上楼
梯要抓紧了袁 这梯子滑遥 尽量别抬头往上
看袁避免上面的小石头跌落造成伤害遥 冶等
邓股长上了第一个梯子后袁我走进梯子袁仔
细一看院梯子直竖着袁很陡遥 角度估计有近
80毅袁而且梯子有点湿滑袁有的地方还发霉遥
我越往上爬袁越吃力袁也不知道花了多长时
间袁我终于爬到了天井顶部遥我用心的数了
一下袁一共 14把梯子袁平均一把梯子高 2
米袁那就是 28米了遥

褐色石带放射闪亮光泽
穿过狭窄的采场入口袁 我们来到了采

场遥一进采场就忽然变得宽阔起来袁感觉是
进入了一个大岩洞遥抬头往上看袁头顶的岩
石层层叠叠的袁好像桂林的岩洞一般袁只不
过我们这里的灯光没那么漂亮袁 石头也没
那么好看罢了遥 再看地面袁 凹凸不平的矿
石袁很凌乱遥采场边上有两条胶管延伸到采
场深处袁那里传来了野嗒嗒尧嗒嗒尧嗒嗒嗒
噎噎冶的声音袁却看不到人遥 邓股长打着手
电筒查看头顶的石头袁在确认没有松石后袁
带着我慢慢往采场深处行进遥在采场中间袁
邓股长停住了袁向头顶打手电筒袁对我说院
野小黄袁你看袁这就是我们的矿脉遥 冶我顺着
他的电筒光抬头往上看袁 只见一条宽约 1
米多的褐色石带镶嵌在灰色的岩石中袁弯
弯曲曲的延伸到采场深处袁延伸到野嗒嗒冶
传来的方向遥再仔细看袁褐色石带的石头断
口处会放射出点点闪亮的金属光泽袁 非常
壮观遥
看过矿脉后袁 我们继续在矿石堆里走

了大概 30多米袁我终于看到了采场的作业
人员袁这时的野嗒嗒冶声也变得有点振耳了遥

只见灯光下袁2名矿工被灰蒙蒙的一团雾
气包围着袁正在拿着锚杆渊铁杆样的东西冤
往岩石墙壁上钻孔遥 邓股长朝他们大声地
吼了两下袁矿工停下了打钻袁野嗒尧嗒尧嗒冶
声随即停止袁耳朵终于舒服多了遥 邓股长
提醒我戴好口罩后袁 我们靠近那两个矿
工袁 忽然我觉得鼻子里多了一种怪味袁靠
得越近就越浓遥 后来我才知道袁这是石头
粉末的味道袁原来他们在钻孔袁虽然有加
水袁但是仍然有部分的石头粉末会飞扬起
来袁弥漫在空气中遥 当我们走到工作点时袁
两位矿工热情地与邓股长打招呼袁并从旁
边挂着的衣服掏出香烟袁 分给我们抽袁我
不抽烟遥 邓股长则毫不客气的接过香烟袁
他一边抽烟袁一边用手电筒查看掘进面与
矿脉走向的变化袁很快便确定了下一步掘
进的工作方案遥

野 包子是你们的午餐吗钥 冶
在下一个工作面袁我们刚好碰到矿工

老李在物品临时放置硐室袁于是邓股长带
我进到硐室检查爆破用品遥

只见他进去和矿工简单交谈了几句袁
然后让矿工打开硐室里的储物箱的锁头院
检查是否有违规存放炸药等遥 这时袁我看
到门板后面挂着两个白色塑料袋袁里面装
着包子遥 于是我好奇的问老李院野这是你们
的午餐吗钥 冶遥老李笑着说袁野是呀遥 冶 我问院
野我们公司食堂中午不是有专人送午餐下
井的吗钥 冶 老李又笑着说院野之前曾试过午
餐吃饭堂送下来的袁 但觉得比较麻烦袁也
不觉得饱袁还是这包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啊遥 冶邓股长听到我和老李的对话袁接着
说院野饭堂送下来的午餐袁有些同志确实吃
不饱遥 原因有好几个院首先袁有些工程队的
员工所在的工作点相互间距离比较远袁送

餐工一般是送到相对集中的几个点袁 由用
餐者来领取遥 而很多工作面离午餐分发点
距离较远袁来回一趟短的要半个小时袁远的
可能要一个小时,这走来一趟吃个午餐袁再
回到工作面已消耗了不少午饭的热量了遥
其次袁 午餐从装好饭盒再送到井下各工作
点袁需要经历一个小时左右遥饭菜真正分发
到工人手中袁已经不再美味了遥我不由得感
叹袁井下工作远比我想像的要艰苦得多遥 冶

跨出井口袁阳光照在身上
11院40袁 我们把计划的工作全部做完遥

邓股长一看表袁说袁时间差不多了袁我们要
赶紧往回走了袁 要赶在 12:20前上到竖井
电梯袁否则人车会野抛弃冶我们袁那时袁就只
能徒步走出井口了遥
响过一阵长长的电铃声后袁 人车开始

启动遥随着人车的加速袁井下潮湿的空气迎
面扑来袁感觉有点凉袁而且空气中多了一股
又酸又咸的怪味遥在井下微弱的灯光下袁我
依稀看到袁同事们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袁原
来袁 那股怪味是大家发出来的汗味遥 将近
13院00袁人车在井口缓慢地停了下来遥 我跟
随着大部队袁 跨出井口袁 一股阳光照在身
上袁让人感觉暖暖的遥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下井作业袁它让我
真正体会到井下作业环境的艰苦和工作的
辛苦袁但这并不能吓倒我袁因为我知道只有
经得起这艰苦袁才能真正成为一名矿山人遥
在以后的日子里袁我将和矿山的同事们袁为
了我们的梦想袁为了企业的发展袁继续在这
深深的矿井里艰苦奋斗遥

第 一 次 下 井 作 业
□黄德升

《黄姚古镇》李桂琼 / 摄

《生机》江壮钧 /摄

《野花》 苏丽明 /摄

PDF 文 件 使 用 pdfFactory 试 用 版 本 创 建 www.fineprint.cn

mailto:zckdb@163.com
http://www.fineprint.cn

